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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方吉咸、深攝韻尾 [-m] → [-g] 、 [-p] → [-k]

的音變模式及其成因

徐宇航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提要 當代潮州方吉咸、深攝宇音存在[-m] 、 [-p]、[舟、[-?]、[句]、 [-k]六種韻尾形式。

[-m] 、 [-p] 、[舟、[-?]較穩定存在，而[-1]]、[-k]多是後起形式，為[叩]→[可]、 [-p]→ [-k]音變
的結果。本文從語音學、詞彙學等多個角度探討潮州方吉咸深二攝字音韻尾中 [-m]→[句]、

[叫→[-k]變化發生的原因、規律和趨勢，為進一步研究粵東閩語語音系統及其演變提供方法

和實例的借鑒。

關鍵字潮州方吉、咸深攝韻尾、音變模式

一引吉

韻尾的分合在漢語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現。當代潮州方言l咸、深攝字音存在[-m] 、

[ -p] 、[-v] 、[﹒?]、[-1]]、 [-k]六種韻尾和韻尾弱化形式。這六種韻尾形式的分佈在不同音韻條

件、詞彙以及交際中有獨特的表現。其中， [-m] 、 [-p]、[布]、[-?]較為穩定存在，而[句]、 [-k]
多數是後起形式，實際上為[-m]→[-1]]、[-p]→ [-k]音變的結果。議音變與方盲使用者的年齡、
生活區域等社會語吉學因素密切相關。同時，該音變的發生，也有著必然的語音因素。對它

們的探討，於構建潮州方盲的韻尾層坎，理解語音變化的規律等方面，都存在積極的意義。

二韻尾的分怖

在潮州方吉戚、深攝宇中，韻尾的分佈與韻母類型存在對應關{系。具體的韻攝與韻母分

佈對應關係如下:

咸攝開口一等單合、談盎韻: [am] 、 [ap];

咸攝開口二等咸洽、銜押韻: [am] 、 [i~m] 、 [ap] 、 [i~p]2 ; 

咸攝開口三等鹽葉、嚴業韻: [i::lm] 、 [i::lp]; 

l 從方吉學角度來說，潮州方吉(潮州話)這個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角度上所講的潮州|方吉即粵東潮

仙地區閩語，狹義角度上所說的潮州方吉則是潮州市區，即當代意義上潮州市所使用的方盲。本文研究的

潮州力言著眼點是潮州市區方吉， !lP狹義的潮州話。

2 潮州市區話實際讀音為[i;Jm] 、 [i;Jp] ，而[i;Jm] 、 [i ;Jp]實際為[iam] 、 [iap]變化而來，在當代與潮州目比鄰的仙

頭地區， [i;Jm] 、 [i;Jp]仍讀為[iam] 、 [iap]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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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攝開口四等添帖韻: [i~m] 、 [i~p] ; 
咸攝合口三等凡乏韻: [uam] 、 [uap];

海攝閉口三等侵緝韻: [im] 、 [am] 、 [i;)m] 、 [ip]
從韻攝與韻母類型的對應闌係來看，戚深二攝宇音韻尾類型可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為

[am] 、 [ap]; 第二類為[i;)m] 、 [i;)p]; 第三類為[uam] 、 [uap] 以及第四類[im] 、 [ip] 。以下根據
《方盲調查宇表》所收錄的常用字，對咸深兩攝所轄漢字的韻尾情況作相關討論。

在此討論中，我們以正式語體3調查中發音人對[-m] 、 [-p]韻尾的不同讀音情況，將宇音

中已變和正在變的漢字列出，以此看出韻尾演變與韻母之間的關係4 。

已變 正在變

[am] 毯 潭、替

[ap] 劉 答、鴿、喝、攝、眨

[i;)m] 驗、貶

[i;)p] 跌 妾、怯

[uam] 凡、范、範、犯、泛

[uap] 乏 法

[im] 票、品 臨、侵

[ip] 華 輯、習、襲

從表面上看，咸深二攝字音韻尾在[-m]→[可]、 [-p]→[-k]變化類型上呈現的規律性不強，各

種韻母類型都有相應的漢字發生音變，但比照《方言調查宇表》所轄漢字，我們便可以得出

以下幾個結論:第一，在[叩]→[句]、[-p]→ [-k]變化中，走緝最快的韻母類型應議是[uam] 、

[uap] , <<方吉調查字表》所轄的該類型所有漢字，均在調查中處於正在變化狀態:從年齡角

度講，除了出生於 50、 60 年代的少數發音人在讀音中保持[uam] 、 [uap]外，其他多數發音人
已經將其讀為[uat)]、 [uak]; 從區域差別角度講，除了少數出生並成長於舊城區的發言人保
持相對完整的[uam] 、 [uap]外，其他多數發音人已經將其讀為[明蚓、 [uak]。除此之外，其他
韻母類型漢字對[-m] 、[-p]韻尾語音特徵都有較大的保留。第三， [i;)ffi] 、 [i;)p]類型的漢字在

變化中呈現並非簡單地由鼻音、塞音韻尾脫落轉為鼻化元音和喉塞韻尾，而是在韻母類型上

有一定的整合情況，比如「貶j 字，在完成[-m]→[句]轉變的同時韻母也讀為[iIJ]而非[誨。]。

整理韻尾存在情況的同時，我們發現，在咸深攝字音韻昆變化的過程中，鼻音韻犀和塞

音韻昆是否是平行發展，可以從數據中得到一些線章。綜合我們的調查結果，我們得到以下

兩組數據:

3 正式語體指的是E 語言使用上的一種功能變體，指在一些正式的、莊電的場合使用的語言形式，具有規

範、嚴謹、莊重的特徵。在此語體下的發音會比較清晰，發音人會注意自己的語音特點。參考唐作落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香港:遠帆世紀出版社、中華辭書出版社， 2006 年，第 799 頁。
4 所謂己變、正在變和未變，是因發音人在正式語體調查中對[-m] 、 [-p]標昆讀育的不同表現而分的。出生

於 20 世紀 50 、 60 年代發青人己明確不讀[-m] 、 [-p]韻尾的，我們稱之為已變讀音:出生於 20 世紀蚓、“
竿代發音人在[-m] 、 [-p]韻尾讀音的表現上處於搖擺狀態的，我們稱之為正在變讀者:出生於 20 世紀 50、
60 年代發音人明確讀[-m] 、 [-p]韻尾， 70 年代以後的發吉人才有較大變化的，我們稱之為未變讀音。下同。
同時，在表格中我們剔除了方吉少用字和多數發音人無法讀出的漢字。最後，在表格中，有異i案情前的字

若保腎輔音韻尾，我們也被其讀音將其歸入不同演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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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表的統計以實際調查為準，採取較為保守的統計方式，即在調查中老派發音人能保

持較好的[-m]、[-p]韻尾語音特徵，我們便將其列為保留[-m] 、[-p]韻尾漢字，如若在實際調

查中老派發音人也沒較大程度保留[-m] 、[-p]韻尾的漢字，我們才將其視為已經變化了的字
音。從統計圖表我們可以得知，第一，潮州方吉成深兩攝字音韻尾中，老派發音人對[-m] 、

[-p]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相對較為完整。陽聲韻宇達到 90.9%的韻尾保留，入聲字也有 65.9%

的韻尾保留，而今，這些保留也逐漸發生了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

由此，在韻尾保留的程度上，潮州話顯示出來的陽聲韻要比入聲韻保留程度大。這點對

「鼻音塞音韻尾發展學說J 將是一個補充。陳淵泉曾提出「鼻音塞音平行發展學說 J 5，認

為漢語方吉中鼻音、塞音韻尾的變化有著相同的模式和規律，兩者之間平行發屁共同變化。

後來張光宇又提出了與之相反的學說6，認為在漢語方吉中，鼻音韻尾、塞音韻尾的發展是
不平行的，塞音尾的演變總要快於鼻音尾，並以輯語的輔音韻尾演變歸納出一個趨勢，即鼻

音尾比塞音尾保守7。針對上述兩種觀點，結合上面對潮州方吉咸深二攝鼻音塞音韻尾在當

代語音系統中的存留統計情況，我們可以緝知，陳先生和張先生兩種觀點的差異，實際上是

研究方法的差異所致。陳先生用的方法屬於傳統方吉學所採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從變化的本
質出發，因此得到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在變化上是同時的，進而從這點上得出它們的變化是

並行的，並非一個變化，一個不變這樣的結論。但定性研究缺乏量化統計的方法，因此陳先

生的結論沒有說明到底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是否在變化程度上也是平行的。而張先生的研究

則是帶有量化統計的色影，通過對方吉中損尾存留的情況做具體的統計，得到其變化程度並

非平行，而是有快有慢這樣的結論。現在我們用定性研究結合量化統計的方法對潮州方言咸

深二攝鼻音、塞音韻尾存留情況進行探究，可以得到，從質變的角度上講，潮州話顯示出來

的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都發生了變化，並非一個變化，一個不變，因此它們的變化有平行的

蹤跡。但從量化角度來講，潮州方盲的咸海兩攝鼻音韻尾、塞音韻尾的變化並不是處於同樣

的演變程度。在演變程度上，塞音韻尾比鼻青韻尾要走地快一些，也就是張先生所說的「鼻

音尾比塞青尾保守 1 。

三 咸深二攝韻尾 [-m] →[-g] 、[-p] → [-k] 音變模式原因分析

關於音變的起因，學界至今存在爭議，解釋音變起因的理論也不多。同時，音變的原因

往往不是單一的，從語音學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從發音方法、發音部位、語流音變以及音系

結構等多個角度看待潮州方吉咸深二攝韻尾的存變閱係。從詞彙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考察音

變與詞頻、謂彙語用等情況的關係。從語吉接觸的角度出發，我們又可以從社會角度探討語

吉演變的成因。語音學原理為音變提供了可能性，而音變的發生則與其在整個音系結構中的

位置相閥，詞彙的語用情況及其使用頻率也與音變的模式有密切的聯繫。同時語吉接觸對語

言變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因此要對一個語音變化現象作較為全面的考量，必須從多個

角度進行分析。

5 參考 Manhew Chen. 1973. Cross-dia1ecta1 c∞omp伊a盯叫ri必凹sωon缸 a case study and s叩ome theoretica1 cωon瓜叩si凶d巴叮ra別叫tio叩n
J扣'ournal 正ofCα'hinesε Ling伊ul叫Sμ叫ti的Cα's 1: 3站8帽6的3.
6 張光字，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 ，第 36 屆闡際和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2003 年。

7 參考邱仲森， (廣東興寧羅浮客家話韻母演變試析>，載張雙慶、劉鎮發主編， <<客諾縱橫一一第七屆國際
客方吉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2008 年，第 83-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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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從語音學角度看韻尾的變化

運用電腦、聲學儀器等現代科技手段通過分析語音、發音器官等方式對發音鼠理、語音

特徵進行解釋是現代語音學對語吉學的重要貢獻。從語音學角度出發，往往可以解釋語音變

化的動國、模式和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就上文所總結出來的[-m]→[划和[-p]→[-k]音變，
從語音學角度分析，它們變化的原因可以概括為語音相近、制約原則這兩條規律。具體來說，

語音相近提供了語音轉化的可能，但僅有變化的可能往往不夠，這就是後文所講的語音間相

互制約的意義之所在。
3. 1.1 語音相似

[相似性在語音演化的分析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因為相似性跟起源和發展相閱(類型也

可以造成相似)0 J 8簡單地說，語音相近，或者說語音之間有共性特徵，為語音之間的轉化
提供了可能性。 [-m]和[叫的不同，主要是發音部位9的不同。它們在發音方法10上是一致的，
都屬於鼻音韻尾。也就是說， [-m]和[-1)]發音時候氣流都需要通過鼻腔， [-m]因為發音器官11

在口腔的雙曆部位，比[句]多了一個「閉口 J 的生理動程。發[-m]的時候如果把發音部位往

後移，就可以得到[划，兩個有共同發音方法的韻尾相立轉化，這在發音原理上講得遇。也

就是說， [-m]與[句]在語音上有較大的相似度， [-m]→[句]的演變屬於鼻音官員尾之間的轉變，

並沒有變更發音方法，只是在發音部位上作了移動。

同理， [中]與[叫具有相似發音特徵，在發音方法士它們都是不送氣的清塞音韻尾，其不

同在於發音部位。類似於[-m]和[句]，如若在發[-p]的時候發音部你向後推移，就可以得到韻

尾[-k] 0 [-p]→ [-k]是入聲舒化的合理路徑，在漢語諸方言中時有發生12。潮州話[-p]→ [-k]作

為韻尾的變化類型，正好為[-p]舒化提供了演變階段的可能性解釋。同時，比照漢語其他方

吉，我們不可否認[-p]韻尾變為[-k]韻尾之後，將有可能進一步弱化甚至消失，最終達到入聲

舒化。

3. 1.2 制約原則
經過分類分析發現，咸深兩攝字音韻尾變異與該字的聲母、韻母介音分佈也有密切的關

像。聲母、韻母介音與韻母主元音之間的相互制約對韻尾的演變存在影響。在調查中我們發

現， [-m]•[ -1)]、 [-p]→ [-k]的變化中，雙層韻尾變化程度最大的[uam] 、 [uap]韻母顯型漢字，
如咸攝合口三等的 rfLJ 、[范 1 、[範」、「犯J、「泛 j 、[乏 J 、[法 J，這些字都帶有膺音介音

[u]。同時，韻攝中已經完成[-m]→[句]變化的少數字音如「貶j、「稟 J、「品 J，聲母屬於「幫
組J，是膺音聲母字。由於己完成[-m]→[句]變化的少數字和調查中老派發音人也開始產生變
化的字音都集中在屠音字上，我們可以得知，曆音聲母或介音在[-m]、[中]韻尾語音特徵的

變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曆音宇率先發生了韻尾變化，是曆音聲母或介音與雙曆韻尾之間發

8 江荻， ((漢藏語吉演化的歷史音變模型一一歷史語吉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第 303 頁。
9 發音部位指的是發音時候發音器官的哪一部分發生阻礙。參考羅常培、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綱要))，商

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87 頁。
10 發音方法指的是發音時候構成阻礙和克服阻礙的方式。參考羅常培、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

印書館， 2002 年，第 87 頁。
11 語音的生理塞礎是發音器官。人類的發音器官包括呼吸器官，聲帶，口腔和鼻腔、咽腔、喉頭幾部分。

本文所探討的發音器官主要集中在與語音變化相闊的口腔和鼻腔部分。參考羅常培、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

綱要))，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48-58 頁。
12 如北方漢語東干語等就曾歷經[-p]到[主]演變。詳見橋本萬太郎著，余志鴻譚， <<語吉地理類型學))，北京 2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第 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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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異化作用使然。首先，像「貶j、「稟 j 、「品 j 這樣的字，在潮州話中讀[p]或[ph]聲母。
聲母是送氣或不送氣雙層塞音，韻尾如若又是鼻音或塞音的雙曆韻尾，在發音時候就容易顯

得[繞嘴 J 13，人們在日常說話中為了避免發音的麻煩容易將其中的一個雙層音發成其他的

音，因此也就有了雙層韻尾[-m] 向[-IJ]導轉變。這是異化作用促使語音產生變化的個案之一。

而這部分的宇音韻尾變化，早在唐宋時期已經完成。王力也在《漢語音韻》中提到: í閉口

韻在北音中大約在 16 世紀以前就消失了。 J 14同時，我們再來看看咸攝合口三等的「凡J 、
「范 j、「範 J 、「犯 j 、「泛 J、「乏」、[法 J 等字。這組字在當代潮州話里都帶介音[u]。按照
異化作用的原理，即如羅常培所說「異化作用就是為了避免發音時繞嘴才產生的 J 15，此時

韻尾與介音同為曆音，因而[叩]、 [-p]韻尾變成[-IJ]、[﹒吋韻尾同樣可能是因為韻尾受到介音

的影響，產生異化。在此，語音間的制約作用為[-m]→[句]、[-p]→[-k]的變化問題提供了重

要依據。

3.2 從詞彙角度看詞頻、詢彙異讀情況與韻尾變化的關係

從詞彙角度出發，探討影響詞彙語音變化的問題早在 19 世紀已經成為語言學界研究的

課題。 Schuchardt(1885)認為影響詞彙語音變化是詞頻，他認為使用頻率高的詞(以下稱高頻

詞)變得快，使用頻率低的詞(以下稱低頻詞)變化比較緩慢16。相反的， 20 世紀語吉學家
Hopper(l 976)、 Phil1ips( 1981)提出低頻詞也可能最先產生變化的觀點。其中 Phillips(l 984)認
為音變規律可能最先影響高頻詞，也可能自低頻祠開始，其關鏈在音變的動因為何。由語音

因素造成的音變先影響的是高頻祠，由概念因素所造成的音變則最先影響低頻詞(Phillips

1984: 320)0 17這樣的結論卻與王士元(2002)觀察到的現象不符。在王先生的材料中，某個詞
的變與不變因人而具，先變的是可能是使用頻率低的詞，也可能是使用頻率高的詞。對這種

現象，他作出的解釋是:一般來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的音系地位要較使用頻率較低的詞來

得明確。當說話者要保持原有讀音時，使用頻率高的詞就相對容易些，而使用頻率低的詞就

困難些，這就在音變中形成了變化上的先後。反之，當說話者出於某些原因有意要改變原有
語音時，使用頻率高的詞也就更有機會被改變。這樣，變化的故序和使用頻率高低之間的關

係，應該與說話者的心理意願有直接的關f系，而不僅僅是以語音或非語音為條件。的與此同

時，陳淑娟則進一步對詞頻與詞彙使用範圖進行界定，提出「高頻詞因使用範間的不同，有

快慢兩極的變化1 日常生活常用且各地普遍使用之常用諦，變化較快，此乃因這些詞較常接

受外來語音影響的緣故:相對的，語言社群當地特有、與當地生活文化密不可分的常用詞音

變最慢，因此反而頑強地固守地方方音，不易改變 J 19 。

的羅常培、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 z 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181 頁。原文為: r異化作用就
是為了避兔發音時繞嘴才產生的。 j

14 王力著， <<漢語音韻))，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 2 月新版，第 68 頁。
15 羅常培、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綱要比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181 頁。

“引自 Phillips， Betty. 1984. Word frequency and actuation of sound change. Language 60: 320-342 
17 參考 Phillips ， Bet句. 1984. Word frequency 甜d acωation of sound change. Language 60: 320-342 和陳淑捐，
《桃園大牛欄方盲的語音變化典語言轉移)) (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二五).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出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14 頁 u
18 參考主士元， (詢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載王士元， <<王士元語吉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年，

第 117-146 頁。
19 陳淑娟， <<桃閣大牛欄方育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 (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三五)，國立台灣大學出

版委員會出版， 2004 年 10 月，第 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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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 t幾種關於詞頻與詞彙變化的理論，結合筆者對潮州詰戚深二攝字音曆音韻尾變

化的調查，我們認為，結合祠頻和詞彙的不同使用範圖進行分類是必要的。在調查中我們發

現，總體上來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彙變化也相對比較快。但是，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某
些使用頻率非常高，在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天都用到的詞彙，反而很少發生語音上

的變化。因此，結合詞頻與使用範圍的不同對詞彙進行分類，將對分析及探討語音的變化規

律有較大益處。結合上述各種理論，對詞彙使用頻率，筆者作了以下分類:首先，按照詞彙

使用的頻率，詞彙可分為高頻詞典低頻詢:同時，按照詞彙使用範圖與其使用頻率，詞彙又

可以細分為適用高頻詞、特有高頻詞典適用低頻詞、特有{氏頻詞四類。結合具體語吉背景，

簡單來說過用高頻詞指的是潮州話與通用語漢語普通話中表達一致並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

使用的詞彙:特有高頻詢則是潮州話特有並經常使用，而漢語普通話沒有的詞彙:適用低頻

詞指的是潮州請與漢語普通話中都有，但不經常被使用的詞彙:特有低頻詞則為潮州站特有

而漢語普通話沒有，同時日常生活中也不常用的方言詞彙。

在[-m]→[句]、 [-p]→[峙的變化中，調查結果顯示t 在我們所區分的潮州方吉通用高頻

詞、特有高頻詞、通用低頻詞、特有低頻詞四類詞彙中， [-m] 、 [-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度最

高要屬方吉特有高頻詞。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在咸深三攝多數字音[-m] 、[-p]韻尾語

音特徵保留度非常低的出生於 20 世紀 80、 90 年代和出生並成長與潮州新城區區域的發吉

人，對潮州方吉特有又極為常用的方言特有高頻詞還依舊可以保持[-m]、 [-p]韻尾語音特徵。

以潮州話特有且常用的帶[-m]韻尾語音特蝕的Cam](本字為[飲J ，意為米湯)、 [ctim](意為加

熱流質食物)和常用否定詞[~]( I唔 J，意為不行、不可等)為例，調查中我們發現，在正式語

體調查， 51 位發音人的語音資料中， ram]僅有 8 位發音人將其讀為[C呵]， [ctim]僅有 11 位發

音人將其讀為[cÍi肘， e~]則沒有任何一位發盲人將其續為[可]。由於經常使用，並且在通用語
漢語普通話中沒有相應的表達方式，人們對這些詞彙的習得一般通過長輩的影響進行，這使

得該類詞彙的語音得以保持得較為穩固。這攘的事實與王士元先生所提到的「一般來講，使

用頻率較高的詞的音系地位要較使用頻率較低的詞來得明確j 是相吻合的。與此同時，方吉

特有的低頻詞在對咸深二攝宇音[-m] 、 [-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程度上也相對較高。在調查中

我們發現， 51 位參與正式語體調查的發言人中，像[thi;)m'](意為腳用力往下睬，較租俗，日

常少用)這樣的詞彙，也僅有 15 位發音人將其讀為[thi~lJ'] ，某些年紀較輕的發音人一時想不

出該詞彙的發音，在筆者進行提示之後，還是能將[thigm']讀出來，問其是否能讀為[thi;)lf) , 
發音人覺得可以接受，但沒有[thi~m']來得自然。這說明方言特有低頻調雖然在日常的使用中

出現的頻率不高，音系地位沒有高頻詞那樣明確，但由於它屬於方吉特有詞彙，通用語中沒

有白色與之完全同義的表達與其混淆，因此在語音上仍舊可以保持原貌。

在調查中發現，變化較大的要屬適用高頻詢和適用低頻諦。由於通用語漢語普通話有相

同的詞彙，這兩類詞的讀音往往在年輕人身上起了較大的變化。筆者從作為潮州話母語使用
者的固有語感和調查兩方面出發，隨機選取 9 個相對高頻詞和 9 個相對低頻祠20進行比較統

計，結果如下:

20 高頻詢和侃頻詞是一對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高頻詞或低頻詞。 Phillips(1984: 336)也曾指出: Word 
frequency, like most phenomena, varies with space and ìime: the frequency of particular will vary slighìly from 
speaker to speaker and from speech commu削ty to speech community. 由於潮州方吉日前沒有已建立的關於詞
頻的語料庫，因此本文所吉的高頻詞和低頻詞，主要基於以下兩點確定2 一，筆者的母語是潮州話，因此

按照自己語感加之調查中的實際情況，對詞彙進行選擇:二，根據調查中發音人對詞語的反應情況，如果

個詞語多數發音人無法讀出，即為f~頓詞，反之則為高頻詞。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詞彙的高頻f~頻之

分，是個相對概念，跟個人的生活環境有很太闕f系。同時，不同方吉的高頻、低頻詞也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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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高頻調對[-m] 、 [φ]韻犀語音特徵待保留廈門

平均保留度為: 39.9% 。
通用低頻詞對[-m] 、 [-p]韻昆語音特徵待保留度22

平均保留度為: 49.9% 。
從統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適用高頻詞還是通用低頻詞，它們在[-m] 、[-p]韻尾

語音特徵上都有較大的變化，其中通用高頻詞僅有 39.9%的保留度，通用低頻詞僅有 49.9%

的保留度。較之方吉特有詞彙的保留度有很大的差距。同時，我們使用進行連續修正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法，對整體上高頻詞與低頻詞間是否存在保留度的差異進行檢驗(檢驗在

統計軟體 R 中完成，版本為 2.8.1 23)。經過統計檢驗，我們發現，高頻詞和低頻詞的保留度
有顯著差異([W=13 ， p<O.Ol])。適用低頻詞較之通用高頻詞對[-m] 、[-p]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

度要高，保留[-m] 、 [-p]韻尾語音特徵程度較高的「劍術j、「酬睡 J 、「神矗J 等詞，都是在

日常生活中較少使用的詞彙。

因此，通過對比和統計方吉特有高頻詞、特有低頻詞、通用高頻詞、適用低頻詞四類詞

彙對咸深二攝字音[-m] 、 [-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度，我們可以看出，在潮州方盲中，戚深二

攝字音[-m] 、 [-p]韻尾語音特徵保留最高的是方言特有高頻詞，其吹是方言特有低頻詞，第

三屬於通用低頻詞，保留度最低的應屬適用高頻詞， ep在潮州方吉對咸深二攝字音[-m]、 [-p]

韻尾語音特徵的保留上，特有高頻調>24特有低頻詞>適用低頻詞>通用高頻詞。從這樣的

分析結果我們又可以得知方言特有詞彙和方言與適用語共有的詞彙在詞頻與變化程度上且

現兩種不同的變化規律，方吉特有詞是低頻諦變得快，方吉與通用語共有的詞彙是高頻詞變

21 其中帶[-m]的漢字有3 貪、心、藍、站、檢、店:帶[-p]的漢字有:雜、業、十、入。

22 其中帶[-m]的漢字有z 食、醋、戚、監、劍:帶[-p]的漢字有:捷、協、緝、泣。

23 由於樣本量不夠大(每組僅有 9 個詞)，因此我們採用 Wi1coxon 秩和檢驗。完全隨機設計兩個獨立樣本比

較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目的是推斷兩樣本分別代表的總體分佈是否不同。 Wilcoxon 秩和檢驗的基本思想
是:假設兩總體分佈相同惘。)，兩樣本可認為是從同一總體中抽取的隨機樣本:將二者混合後由小到大編

秩，然後分別計算兩樣本組的平均秩和 R1a 與 R2a ， R1a 與 R2a 應大致相等，其差別是由於隨機抽樣引起;如
果按上述方法計算的兩樣本平均秩和 R1a 與 R2a 差別很大。-value<O.OI)，我們就有理由認為此不成立。檢

驗程序如下: > x <-c(42.6，40.7，34.6，42.6，45.3 ，35.2，凹，3 1.5，37)

24 >表示大於。

> y<-c(55.6,57.1 ,42.9,41.2,64.2,51.9,53.8,36.4,46.2) 
>w叭ilc∞0阻x丸.旭s“叫tκ(x，y，al鼎a叫甜lt紀erna泊削叫a剖叫t討i廿ve=早"吋屯less"弋'，兀exact=FALSE曰) 

Wilcoxon rank sum test with continuity correction 

data: x andy 
W = 13, p-value = 0.00853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location shift is less 也a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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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快些。因而通過對不同音變類型的分析，看做錯綜復雜的詞頻與音變關係也就有了清晰

的線索。

3.3 其他因素對韻尾演變的影響

最後，在對潮州方言咸深二攝字音韻尾演變原因的討論上，我們也不能忽略語流以及方

言間的接觸對語音演變的影響。從語流導致音變的角度上講，在調查中我們知道，自由語體

25中發音人對[咽]、 [-p]語音特徵的保留總是要比正式語體「以字讀字j 調資來得少。造成這

個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自由語體的對話或問答中，發音人所說的話經常受到語流音變泌

的影響，韻尾產生弱化甚至脫落。語流中詞彙本身的語音準確度並沒有「以宇讀字J 時候重

要，因為語流中的詞彙意義可以通過語境、旬意等方式加以明臨此時說話人只要把詞語「大

概說出 J. 聽話人一般都可以明白對方的語義，因而人們「能省則省J。以潮州話的所說的「十

塊錢J 為例，潮州話說「十塊錢J 為[tsap， ,kai ,lJ::llJf7 (十個銀)。但在實際說話中，只要發音
人說話速度略快一點. [ts叩， kai, clJ::llJ]經常會變成 [tsa， ai? ,lJ::llJ] ，此時第一個音節的韻尾和第
二個音節的聲母發生脫落，在語流中形成「滅音 J 28現象，使[-m] 、 [-p]韻尾語音特徵消失。

從語言接觸導致音變的角度上講具體到[-m~ [-p]韻尾語吉接觸對[-m]→[-lJ~ [-p]• [-k] 
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李永明、林倫倫、潘家懿等學者的著作中提到，澄梅、潮安縣

等某些地區，咸深三攝韻尾在當代都讀[-1)]、 [-k]韻尾。隨著這些地區居民的遷徙進入潮州市

頤，把其方盲的特徵也帶來。通過與潮州市區居民的接觸，漸漸影響了市區人的發音。同時，

通過移民、通婚等因素，這些人的後代在潮州市區方吉與父母原有方言的雙重影響背景下成

長，其[-m]、[-p]韻尾語音特徵的認識也較為模糊，因而以一傳百，對[-m] 、 [-p]韻尾產生變

化，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結詩

作為賴母系統較為複雜的潮州方言，由於語音自身的演變和方盲之間的相互接觸使其韻

母系統在當代產生了相應的變化。本文從語音學、詞彙學等多個角度探討潮州方吉咸深二攝

字音韻罵中[-m]→[句]、 [-p]→[-k]變化發生的原因、規律和發展趨勢。對這種韻犀演變類型

的解釋填補以往潮泊方吉研究空缺的同時也為我們進 A步研究粵東閩語語音系統及其演變

提供了方法和實例的借鑒。

25 自由語體是與正式語體相對的一個概念，也稱非正式語禮。是語吉使用上的一種功能變體，指在非正式

場合使用的語言形式。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話，如聊天、家庭內部談話、以及吵架等基本上都屬於非正

式語體範疇。非正式語體具有隨便、簡易、直白的特徵。在此語體下發音人一般不會留意到自己發音的特

點。參考唐作藩主編， <<中國語吉文字學大辭典))，香港:遠帆世紀出版社、中華辭書出版社， 2006 年，第

176 頁。
26 語流音變指的是一個語音和其他語音組成 串連續的音時，難免主相影響，於是就產生了語音的變化。

參考羅常培、王均茗， <<普通語音學綱要比北京z 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171 頁。

27 [tsap, ,kai ，lJ呵]中第一、二個音節發生變調，本文注變調前的調類。
站在一串語音連續發出時，有時會發生因素的誠少現象，這種現象叫做音的減少，簡稱滅音。參考羅常士膏、

王均著， ((普通語音學綱要比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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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Patterns and Causes of [圖m]→[-g] and 
卜p]→[-k] in Xian and Shen Rhyme Groups ofthe 

Chaozhou Dialects 

Xu Yuhang 

Abstract Xian and Shen rhyme groups ofChaozhou dialects consist of [-m], [利， [呵， [呵，

[划， [-k] forms. While [叫， [叫， [呵， [-1] are more stable, [-1]], [祠的 evolved as a result of the 
sound change: [-m]→[叫， [-p]•[ -k]. In this paper, phonetics, lexicology and many other 
perspectives are used to analysis [叩]→[咽， [-p]• [-k].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1l throw light 
on further study ofMin dialect. 

Keywords Chaozhou dialects, finals ofXian and Shen rhyme grou阱， mode of sou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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